我们应抱着怎样的思想去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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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高中时代学习竞赛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曾在我们比赛的开幕式上讲到：做科研，就是要吃苦，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老一辈科学家，正是它们朴素的科研精神让我国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无法说这样的科研思想对与不对，因为自从参加了《科学史》读书小组之后，我所明白的一点是，科学工作者都具有哲学思想作为动力所在，不管是正确或错误，不管是探求世界的最后因还是追寻大统一模型，都驱使着科学技术，乃至人类文明向前进步。
古代的演绎科学，在当时的追求完美和谐，试图描述世界的本源的思想下，吸引了无数天才的头脑投入其中。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定理，还是欧式几何，在纯粹演绎推理的情况下得出了及时到今天仍然令人赞叹不已的结论。就例如古希腊学者所提出的梅涅劳斯定理，在17世纪被赛瓦应用到水利学上，设计了意大利的引水工程系统。而这个定理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难以直观的理解的。而所谓的托勒密定理，以及他所建立的地心说的几何学模型，我们直到现在都无法否定它，因为地球和太阳为中心只是选在了不同的参考系来看罢了。很难想象在古代的简陋条件下研究的学者们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思维高度。我们无法说它们的研究成果是由于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产生的，因为他们所坚信的观点，在我们看来都是可笑的。我们会认为企图通过几何演绎揭示世界的终极是愚蠢的，也可以说所谓天上的星星决定人的命运的说法是纯粹的迷信，但是这遮掩不了他们作为古代学者研究的动力，研究的信念，或者说只有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世界才是可知的，他们也才有了研究的信心。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一直在发生的，在牛顿提出力学定律之后，之后的力学如果不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即认为世界具有确定性的作用，即牛顿的力学定律是世界终极的思想，就不会有继续的发展。到达朗贝尔，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建立了完善的力学理论，机械的决定论的思想也被推到了顶峰。上帝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设，可以解释很多东西”。人的身体只是机器，只是胶体和蛋白质组成的机械和化学的结构。这思想无疑是走了极端，因为没有人可以这样去假设宇宙的终极，或者说以一种刻板的思维，认为宇宙就是坚硬的原子堆积成的。限于那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人们认为只要知道了一个原子的位置和动量，通过最小作用原理和变分运算就可以确定其未来的运动。换句话说，未来已经被决定了。但这种思想是悲观的消极的，也是很危险的。然而正是在这种体系下，物理学在19世纪的发展突飞猛进，很快，在一些现象慢慢浮出水面后，最坚定的决定论者也无法再辩驳了。囚笼被撑破了，由于一股内在的力量使人们突破束缚，认识到外面的世界。这也许就是科学发展的模式，即哲学思想引导科学技术的走向，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影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在这种协同作用下发展的模式已经深深烙印在现代的科学研究工作中。
这样就转入了正题，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应对科学发展报以怎样的态度，如何认识现在的科学研究问题，以及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去进行科学研究呢？
从科学探究的方法上，人们从演绎科学，到描述归纳，到实践检验，这样从古至今发展而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科学方法的脉络--以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式探求未知的世界。在当今的科研工作中，理论研究和实验检验，以及应用开发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古希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演绎科学体系，可是在实践和实验方面并不注重，或者说在希腊的哲学思想看来仅凭大脑推理就可以演绎出世界的本源，于是在希腊时代的科学仅限于有限的方面，最终无法抵挡被罗马所占领和统治。而罗马由于功利化的扩张和发展的需求，一味的发展应用技术，“它他们使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这里的源，即指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正是由于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使希腊人以为已经触摸到了最后因，而为实用而学术的知识之流，使罗马将地中海变成他的内陆湖。然而科学思想过于偏重而不平衡的结果就是，在高度文明的时代过去后的人们的思想的混乱和迷茫，在漫长的黑暗时代中一切古老的辉煌的思想都成了待后人发掘的遗迹。这一点正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功利化的科研的社会环境下所应当反省的东西。
及至中世纪古老的科学思想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学校的出现使的教育遍及到更多的人，思想上的改变使人们渐渐意识到建立新的科学体系的必要性。科学知识从古老的文献中被拯救出来，从遥远的阿拉伯世界传播过来。以权威和直觉为基础的经院哲学体系正是这样建立起来。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经院哲学推动了学术的新发展，让人们重新注意到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它完全否认了实验检验，只是通过权威来认定某些东西是正确的或某些东西是错误的。而对一些其他非绝对的问题，则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不得不说，经院哲学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严重的束缚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即便在我们经常读到的故事中，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实验时，仍能看到经院哲学思想在当时学者心中的影子---“亚里士多德的经卷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脱离了质疑和实践的科学研究必然导致人们相信和遵从权威，从而导致知识产生了颇多禁忌。直到培根所提倡的实证科学产生并在人们认识中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这样的禁忌才在一次一次新旧思想的斗争中慢慢淡去。而真正科学研究的开端渐渐的在其中发芽了。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实验被新生的学者看作是认识自然的最好方式，在理论的前提下进行实验的验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往被人们所坚信的东西被动摇了，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作用下现代的科学思想慢慢的成形。在现在的科学研究中分工日益明确，专业日益细化，但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的最根本的信念。
现代的科学研究中，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模式，有了强大的工具和实验手段，又有丰富的资料文献来查阅，而且基本没有思想上的危险，更没有教会或者权威思想的阻碍。可以说这是我们可以大展拳脚的时代。因此我们更应该认识和吸取科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的经验，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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